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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了意识( 自觉意识、非自觉意识) 与动作意识的分离。于是，现实空间发生了自然空间( 对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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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自然审美以及空间艺术( 如音乐、美术等) 和抒情文学( 如诗歌等) 中，主体与对象直接
处于一种空间关系中。此时由于想象力的解放，空间障碍被消除，进入自由的审美空间。同
时，想象力与同情结合，突破社会关系和意识形态的限制，并且在自我与审美对象之间产生了
审美同情。如此审美主体与审美对象的空间距离消失，合成一体，才有情景交融、物我合一，才
能通过对物的描绘表达主体的审美情感。审美同情解除了理智和意识形态的限制，无论是自
然界还是他人，在审美同情中都消除了外在性，变成了另一个主体，另一个自我;在我对世界的
爱、交流、对话中，消除了我与世界的陌生感，实现了我与世界之间的一体化。于是，我爱万物，
万物亲我，我中有你，你中有我，物我不分，我你合一，从而实现了主体间性的自由空间。
需要说明的是，并不存在理解与同情的绝对分割，也不存在时间与空间的绝对对立，只是
为了叙述方便，才有所分际。实际上，在自由的想象中，理解与同情是不可分割的，是构成主体
间性空间的两个方面。理解与同情在审美中克服了分裂而达到了完全的同一。审美既是理解
也是同情，审美理解中有同情，审美同情中有理解，而审美想象既是同情的想象，也是理解的想
象。在再现艺术和叙事文学中，展开了时间结构，偏于对世界—文本的理解，但同时也蕴涵着
深切的同情，对人的命运的同情。在表现艺术和抒情文学中，展开了空间结构，偏于对世界的
同情，但同时也是一种深刻的理解，对生存意义的理解。同样，时间与空间只是存在坐标上的
两个相关的维度，不能割裂开来，它们在审美中达到完全的同一。
同样，生存既在时间—历史维度中展开，也在空间—社会维度中展开。时间艺术也展开了
审美空间，比如叙事艺术必然也展开历史的空间，既呼唤理解的想象，也呼唤同情的想象，从而
组建审美的空间。因此，审美想象对时间—历史的突破的同时，必然也是对空间—社会的突
破;反之亦然。我们与审美对象之间，既要通过审美想象突破历史间距而达到理解，同时也要
通过审美想象突破社会空间而达到审美同情，二者不能截然分开。
现代社会人类生存的困境，要求审美乌托邦。对乌托邦的向往，源于人类的自由要求。福
柯为了反抗空间对生存的限制，提出了“异托邦”，这是现实世界中的异质化空间，如妓院、澡
堂、监狱等。但“异托邦”仍然不是自由的空间，也不能取代、瓦解现实空间。只有审美乌托
邦，才超越了现实空间，展开了自由的空间，从而回归了人类的精神家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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